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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号》中的叙事认同与爵士乐身份

王卉
（大连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４４）

摘　要：从身份构建的视角看杰琪·凯的小说《小号》，其主人公乔斯·穆迪是一位多种族和跨性别的爵士音乐家。
穆迪女性的身体和男性的身份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传记家斯通斯因为商业利益的驱使，以叙事认同的方式在穆迪的传

记中将其定义为荒淫堕落的性变态者。这种有悖伦理的身份界定对穆迪的家人造成严重的困扰。所幸穆迪以杂合性质

的爵士乐为隐喻，为自己构建出流动的化成身份；并且想象出以情感为纽带的家庭谱系，将这种身份构建方式传递给其

养子科尔曼。因此，《小号》是作者杰琪·凯于文化和社会规约以外进行身份构建的尝试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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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英国小说家杰琪·凯（ＪａｃｋｉｅＫａｙ）的首
部小说《小号》（Ｔｒｕｍｐｅｔ）出版后随即获得年度
《英国卫报》小说奖和国际都柏林文学奖候选提

名，小说也成为西方著名的性别解放文本。《小

号》的创作灵感来自爵士乐钢琴家比利·提普顿

（ＢｉｌｌｙＴｉｐｔｏｎ）的生平，提普顿是２０世纪初出生在
美国的一位女孩，却终生做男士装扮。杰琪·凯

以此为蓝本，构想出名为乔斯·穆迪的苏格兰黑

人小号手。虽然比利·提普顿生平对该部作品的

影响清晰可见，但是《小号》与杰琪·凯其他作品

之间的互文关系也是无法忽视的，她在多部作品

中都将家族谱系的重构作为对抗恶劣生存环境的

心理策略。艾莉森·拉姆斯登（ＡｌｉｓｏｎＬｕｍｓｄｅｎ）
认为，《小号》与作者的剧作《两倍》（ＴｗｉｃｅＯｖｅｒ
１９８９）极其相近，而彼时提普顿的死亡还没有引
发公众的关注，自然也没有成为杰琪·凯创作的

灵感①。《两倍》的主人公科拉死后的灵魂仍然盘

旋在她与家人和朋友曾经居住的地方，并且帮助

他们摒弃所有偏见而构建她真实的人生。而《小

号》的读者自然会在经历同样过程后构建起乔

斯·穆迪的人生，小说中爵士乐在统领文化线索

的同时也成为颠覆传统身份和对抗叙事认同的有

效工具。詹妮特·金（ＪｅａｎｅｔｔｅＫｉｎｇ）认为，爵士乐
就其定义来说是需要即兴创作的，需要丢弃乐谱

和先例，需要有在现有曲调中推陈出新的能力，而

非按部就班地沿用既定的角色和形式②；而爵士

乐的特点刚好契合故事中穆迪的身份构建过程。

一　《小号》中的叙事认同
（一）穆迪的传记身份

《小号》中穆迪男性身份所掩盖的女性躯体

是故事中讨论的焦点，公众在他死后对此惊天秘

密既感到震惊和厌恶，同时也因为好奇而想探究

其中细节。人们对穆迪生平的关注为他的身份构

建提供契机，也促使他传记身份的诞生。穆迪本

身未曾出现在小说中，他的存在是通过作品中多

元化的声音而重构的。而心理学研究则认为任何

体验只有通过语言的构建才变得有意义，个体是

通过话语来构建自我的。产生于此基础的叙事认

同（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概念认为，个体通过叙事来
整合、内化他们的生活经历，从而形成自我身份认

同和发展自我故事。叙事认同在重构过去的基础

上想象未来，从而赋予个体生命以目标、意义和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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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因此个体的生平叙事能够将情景记忆和未

来目标进行整合，从而在当前的时空中创造出有

关身份的连贯的叙述。个体通过叙事认同的方式

向他者传达“我是谁和我将会是谁”等信息①。麦

克亚当斯（ＤａｎＰ．ＭｃＡｄａｍｓ）同时也提出，生平叙
事并非仅是过去的再现，而是具有定义的性质，他

的观点将学界的目光引向传记研究②，而《小号》

就是杰琪·凯对传记身份的文学注释。

穆迪的身份问题是众多参与者关注的焦点，

参与到穆迪人生和身份重构的除去他的朋友和家

人以外还有一位名叫索菲·斯通斯（Ｓｏｐｈｉｅ
Ｓｔｏｎｅｓ）的记者，她决心写出一部音乐家穆迪的耸
人听闻的传记来揭露他的性别隐私，从而实现商

业目的。她在写作的过程中无意重现穆迪的声音

和人生，而是着眼寻找他生活中具有商业价值的

信息来吸引冷漠却猎奇的读者，而传记读者对公

众人物的私密形象更加感兴趣。同时，传记写作

的传统也是更加关注私人和家庭层面的事件。塞

缪尔·约翰逊（ＳａｍｕｅｌＪｏｈｎｓｏｎ）就认为，传记家的
职责就是要忽略那些看似宏伟实则庸俗而空洞的

表演和事件，而“将思考转移到家庭和私人层面，

展现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约翰逊试图证明

传记关注家庭维度的合理性，他相信私生活中的

伦理事例是习得道德戒律的最有效和最可靠手

段”③。传统的传记家通过关注传主的私生活来

展现他的性格特点和道德风貌，而斯通斯则是通

过关注穆迪的隐私来揭露他变态堕落的人生。她

费尽心机地搜罗穆迪鲜为人知的生活细节，具体

包括穆迪作为女孩的童年生活、他作为男性的起

居习惯、他的居所的详尽描述，以及他女扮男装以

前的生活的揭秘解惑。同时她还搜集很多客观的

资料来证实她写作视角的公正性和合法性，例如

学校成绩单、获奖证书、照片甚至是私人信件。她

决心“跟踪追捕他，我要追溯到他在格林诺克

（Ｇｒｅｅｎｏｃｋ）作为女孩子的生活，追溯到他作为约
瑟芬·摩尔时的生活。乔西（Ｊｏｓｅｙ）———约瑟

（Ｊｏｓｅ）———乔斯（Ｊｏｓｓ）。但是他从哪里得来穆迪
的名字？或者只是因为忧郁的蓝调（Ｍｏｏｄｙ
ｂｌｕｅｓ）？我要写他的传记，我要讲他的故事，我要
成为他的犹大”④。按照约翰逊的思维方式，自我

并非蕴涵在其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中，而是显现在

社会角色的外表剥落后所显露的始终如一的品格

中，或者说外部特殊性和内部普遍性之间的辩证

关系使得自我成为普遍当中的独一无二⑤。斯通

斯为穆迪做传的目的的确是要透过他公众形象的

外在而揭露他内在的荒唐无度，她眼中穆迪的独

一无二则体现在他的异装癖和性变态。斯通斯执

拗于写出一部畅销书的狂热，因此对穆迪有关其

人生的自我阐释视而不见，甚至还有意曲解从而

达到保证销售的目的。

斯通斯在不择手段地搜集穆迪的生平隐私以

外还试图诱导他身边的亲人和朋友披露他鲜为人

知的隐私，而穆迪的养子科尔曼就是她诱惑的目

标。她对科尔曼（Ｃｏｌｍａｎ）访谈的目的就是要瓦
解他与穆迪之间的情感纽带以及颠覆他的伦理观

念，从而使他在盛怒之下讲出穆迪荒诞不经的隐

私来吸引读者。斯通斯在收齐有关穆迪生平的信

息后也毫不犹豫地对其进行加工和篡改，在小说

有关穆迪的传记的介绍部分，她就模仿科尔曼的

声音描述他父亲的可怕和残暴。“当我 １０周前
赶到陈放我父亲尸体的伦敦北部殡葬厅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父亲不是男人而是女人。如果我仅仅

说我对此感到震惊，这语言显然不够强烈。……

我简直无法相信，但是我却必须相信。女人身体

的部分是所有人都能够看到的……”⑥。斯通斯

对这种诱骗和篡改习以为常，并且对此辩解说，

“他说谎是吧？他的人生就他妈是一个谎言。那

么即使科尔曼把事情改变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也会为此得到回报”⑦。因此在斯通斯的传记

叙事中，生平的真实性更加取决于叙述的通畅连

贯，而非传主的真实感悟和伦理观念。

由前述可见，传记家斯通斯采用搜集整理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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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素材和诱导式采访的方式写就穆迪的传记，也

从叙事认同的角度将穆迪的身份定义为腐化堕落

的性变态者。这种身份构建体现出，传记并非单

纯对其叙述主体进行描述，而是对其进行定位，

“社会文化的规约似乎总是或者已经将传主进行

定位”①。生平和叙事之间的紧密连接为叙事认

同和传记叙事的研究提供广阔的视角，但是这种

生命的追溯和回顾的方式也倾向于“重视反思中

的人生而轻视生活中的人生”②。萨特韦尔

（ＣｒｉｓｐｉｎＳａｒｔｗｅｌｌ）也就此提出疑问，传记中的生命
是否真实具有传记家所赋予的目的和意义，传记

叙事是否具有传记家所认定的连贯性和目的

性③。萨特韦尔认为传记作为叙事认同方式的最

主要问题在于，生命中那些被感知和被经历的关

键时刻只能通过与其他时刻相联系而获得意义和

价值，所有的时刻只能叠加起来按照时间顺序组

成有意义的故事情节。萨特韦尔认为，以这种方

式构想的叙事非但无法赋予传主以生命的意义，

还会阻碍传主从此时此地的生活中获得愉悦和快

乐。传记叙事作为规范化的机器最终将会击垮传

主④。萨特韦尔对传记作为叙事认同方式的担忧

和顾虑主要来自传记家对写作素材的筛选和曲

解，同时还因为传记写作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范式

无法还原传主真实的生活经历。而《小号》中斯

通斯对穆迪传记的处理就并非仅仅是规范化的问

题，她受商业利益的驱使而将穆迪妖魔化，从而构

建出他性变态者的身份。因为她清楚地意识到，

穆迪生平的重新解读成为畅销书需要满足的首要

条件是，这部传记要成为倍受责难的行为的典型。

因此她在开始传记叙事的时候就兀自站在道德的

制高点，从特权的视角审视和指点穆迪的人生。

正如朱迪思·哈尔伯斯坦（ＪｕｄｉｔｈＨａｌｂｅｒｓｔａｍ）所
说，“如果分析的对象是离心的主体，那么这项传

记工程总会在开始的时候赋予传记家道德特权，

传记家首先必须说服自己她的生活是正常的、诚

实的和无可挑剔的，然后才能讲述那些异装癖者

和变性人的故事”⑤。斯通斯将自诩的正常和诚

实的人生与穆迪的荒诞和虚伪的经历相比对的行

为再次证明萨特韦尔等研究者的担忧，生平经历

和生平再现之间的联系总是很脆弱，并且只能依

靠传记家的参与。也就是说，传主的存在有时竟

然完全处在传记家的操纵之中。

（二）穆迪传记身份的伦理问题

索菲·斯通斯采用叙事认同策略构建出穆迪

的身份，从而实现商业价值的行为是隐含伦理问

题的，这种伦理问题首先体现在她违背了真实呈

现的原则和传记家对传主的责任。叙事伦理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ｅｔｈｉｃｓ）的第二重含义为表现的伦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ｔｈｉｃｓ），涉及将生平转化为故事
的过程，意指现实人物和书中角色之间细微却重

要的差别以及自我呈现和自我为他者所呈现时存

在的得失和风险⑥。传记作为经历、记忆和事实

的融合，其真实和虚构的界限很难泾渭分明，霍姆

斯（ＲｉｃｈａｒｄＨｏｌｍｅｓ）认为，“传记家将自己的作品
基于那些本质上不可靠的原始资料。记忆本身是

充满谬误的，回忆录无可避免地充满偏见，书信则

是倾向于它的阅读者……传记家总是要从这些虚

构的和重新创作的材料中构建或者编排出貌似真

实的模式”⑦。虽然传记的真实是具有构建性和

主观性的，但是“生平叙事从伦理角度来说应该

坚持非虚构性和历史事实性”⑧。因此斯通斯作

为传记家一方面需要满足读者有关可读性的期

待，“另一方面也对传主负有责任，这就是传记书

写中涉及的伦理问题”⑨。另外，叙事的行为同时

也构成斯通斯“作为主体面向他者的伦理性言说

（Ｓａｙｉｎｇ），而言说则强调语言与伦理的关系，是自
我向他者履责的本质方式”瑏瑠。然而她却无视自

己对穆迪的责任，而是利用他生平的新闻效应和

读者们对传记性作品真实性约定俗成的信赖来突

８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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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伦理底线，同时诱导读者对故事中穆迪被压抑

的性欲倒错产生认同来掩盖她叙事中涉及的伦理

问题。

其次，斯通斯的虚假传记所产生的暴力后果

给穆迪的家人带来诸多困扰，同时也引发传记写

作的伦理危机。伦理概念在范畴上的模糊性让米

德尔布鲁克（ＷｏｏｄＭｉｄｄｌｅｂｒｏｏｋ）觉得，“无法对传
记家的伦理行为提出很高的要求”①。这番评说

的起因是她所著的安妮· 塞克斯顿 （Ａｎｎｅ
Ｓｅｘｔｏｎ）的传记所引发的争端，她在传记中使用塞
克斯顿心理治疗期间的录音和其他的私密材料，

她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原本没想将其公之于众。她

为自己辩解说：

死去的人无法拥有愿望，他们只有

遗嘱，而遗嘱将会委托做决定的权力和

责任。……我发现，利益相关各方都声

称自己知晓死去的人的想法，并以此作

为利己的策略。因此塞克斯顿对我使用

何种素材———包括治疗的录音———的可

能的态度在我看来就是毫无意义的问

题，因为死去的人无法像活着的人那样

被要求结合语境而做出判断。虽然无法

和死去的人协商，他们也无法像活着的

人那样因为自己经历的事情遭到披露而

感到羞耻或者受到伤害②。

就这种观点而言，死者的意愿是无足轻重的，

因为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的秘密被揭露而受到任何

影响，但是《小号》中杰琪·凯却突出强调传记叙

事对那些被暴露在公众视线中的活着的人们的重

要性，穆迪的家人正因为斯通斯的传记而遭受巨

大的困扰。他的妻儿并非仅仅因为穆迪的自私行

为而受到伤害，斯通斯即将出版的传记也让他们

陷入恐惧。穆迪的妻子米莉感觉无法掌控自己的

生活，“我的生活现在就是一部小说，一本打开的

书。我深陷于书页当中，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我

的生活就是任人攫取的”③。她的现实因为丈夫

的死亡而分崩离析，而现在她被迫参与重构的生

活是她自己都无法识别和认同的。也就是说，她

迫于斯通斯的意愿而要将自己从未参与的生平叙

述合法化。

这完全是个阴谋，我需要一遍一遍地重复阅

读她恶毒的语句来说服自己，这是真实的。乔斯

活着的时候，生活从来没有这样，它是真实的。我

们只是继续生活下去。自从他死后，所有事情都

停止了，现实也停止了。“你会合作吗？”这对我

来说是如此奇怪的想法：我要和一本有关我的生

活的书合作，我要将自己移植到他们认为我曾经

经历过的生活中④。

米莉痛苦而惶恐的状态能够反映出斯通斯的

传记所引发的伦理危机，因为有的时候“讲述故

事和揭露秘密的传记也是暴力行为，传记应该遵

守伦理规范”⑤。斯通斯有悖伦理的传记书写必

定会遭到质疑和反抗，而首当其冲的反抗者就是

未曾出现在故事中的乔斯·穆迪。穆迪终其一生

在社会规约中挣扎，反抗那些试图将他的身份固

定在公序良俗范围之内的势力，因此他无法容忍

自我身份的决定权旁落他人之手，并且这些麻木

的人无法与他产生共鸣和移情。而他对抗这种虚

假的叙事认同的手段则是他所钟爱的爵士乐以及

他与养子科尔曼之间的传承。

二　穆迪的爵士乐身份
（一）穆迪的爵士乐身份

爵士乐特有的即兴、杂合和流动的特点完全

吻合穆迪对身份的要求，他首先借助爵士乐和小

号的手段来跨越性别的障碍。自２０世纪末期爵
士乐被很多后现代评论家化用来表现多元文化和

多种传统相互杂合的身份构建。西蒙·弗里思

（ＳｉｍｏｎＦｒｉｔｈ）曾经主张以音乐作为隐喻来暗指身
份的流动性以及这种流动性为主体带来的自由，

“身份是易变的，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件事情，一种

化成而非一种存在。……我们的音乐经历———制

作音乐和聆听音乐———可以诠释为‘自我处在过

程当中’的经历。音乐和身份都既是表演，又是

故事，描述个体中的社会因素，社会中的个体因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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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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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身体中的灵魂和灵魂中的身体”①。弗里思的

观点非但说明音乐可以成为流动身份的隐喻，同

时也指出身体之于身份构建的意义。身体作为社

会因素的承载者在身份构建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

用。朱迪斯·巴特勒（ＪｕｄｉｔｈＢｕｔｌｅｒ）在《性别麻
烦》（ＧｅｎｄｅｒＴｒｏｕｂｌｅ：Ｆｅｍｉｎ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ｂ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Ｉｄｅｎｔｉｔｙ）中将身体的再现形式区分为真实的和
文字的，以对应作为构建的现实的身体和身体的

意识形态解读。“身体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

它能够限制它所引发的想象的意义，但是它也无

法避免地成为想象的构建。想象的身体无法通过

与真实的身体相比较而被理解，它只能通过与其

他的文化想象构建相比较而被解释，那种既存在

于文字表述，又存在于现实的文化想象。”②如果

身体只是一种想象或者一个构建，并且无法通过

与物质身体的比较而被解读，那么身体的性别差

异就会被忽略。而乔斯的跨性别现象则可以理解

为多元化自我的一种可能的解释，他女扮男装的

行为并非是性别的僭越，而是流动身份的象征。

同时，穆迪所弹奏的小号本身就暗示着性别的非

确定性，也由此成为自由的象征。托马斯·蒙特

雷（ＴｏｍáｓＭｏｎｔｅｒｒｅｙ）曾经谈道：“这种乐器因为
它含混而矛盾的形状而具有特殊的意义。……小

号的末端是凹陷的，因此也在形状中融合进男性

和女性两种特质，就像乔斯的外貌。乔斯虽然身

为女性，但是却没有人会否认他是男人。”③由此，

故事中的穆迪通过小号这种乐器而被模糊掉性别

的差异。他的女性身体不再成为他构建流动身份

的阻碍，进而他将通过爵士乐这种杂合而流动身

份的隐喻构建起自己的身份。

杂合流动的身份是穆迪借以摆脱桎梏和获得

自由的方式，他在故事中也随着音乐的律动而剥

落身上的文化和社会烙印，展示出面具之后隐藏

的身份的绝对不确定性。《小号》的文本结构仿

照爵士乐的韵律，并以此为隐喻来暗示个体重新

定义其血缘谱系，进而构建杂合身份的选择。作

者利用文本的碎片化结构从不同的声音和视角探

究小说的主要冲突，杰琪·凯在玛雅·雅基

（ＭａｙａＪａｇｇｉ）的采访中对此做出评价说，“《小号》
的形式呼应着爵士乐。有独奏，且伴随着即兴创

作。……一个副歌以不同的形式演奏。爵士乐令

人迷醉，因为它是流动的，它也包含着过去———劳

动之歌、奴隶之歌和蓝调。爵士乐就是自我重新

创造的过程。在爵士乐中种族也是少些固化，多

些流动。爵士乐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家庭”④。爵

士乐所象征的流动和混杂使得杰琪·凯将其视为

穆迪身份构建的隐喻，她曾经说，“身份是如何流

动，人们是如何重新创造自我，我们是如何将性别

和种族归为固定的范畴从而保存我们的偏见，那

些所谓的非同寻常的人如何去过平凡的生活，我

对这些问题很感兴趣”⑤。由此在小说题为《音

乐》的章节中，全知全能的叙述声音贯穿文本，通

过模仿爵士乐即兴创作中的摇摆和动荡来定义穆

迪的存在，而穆迪的身份也演变成为一个反复而

易变的符号。爵士乐中融合着各种迥然不同的文

化因素，由此成为自由的象征。穆迪在身份构建

的过程中也最终能够摆脱肉体的束缚，解构所有

本质化的描述，获得重新定义身份的可能性。

他的自我土崩瓦解———他的特质、

性格、自我意识、性别、甚至最后他的记

忆。所有的这些纷纷剥落，就像一层一

层褪掉的皮。他用小号将自己一层一层

展开。在最底层，直面他是一个无名小

卒的事实。他越是无足轻重就越能够吹

响小号。吹小号并非意味着他是颇有来

头的重要人物，反而意味着毫无根基的

无名小卒。

所有包裹他身体的附着物都伴随着音乐的韵

律和他的情感起伏而逐一剥落，期望中的本质却

变得更加遥远。他无数张面具后面并没有隐藏着

真实，而是隐藏着可以做出各种解释的绝对不确

定性。在他漫长的生命旅程中，穆迪的身体也曾

经被烙上性别和出身的印记，他首先通过服装掩

饰的方式挑战这些文化规约，他的身体也由此部

分逃脱文化规范的解读。他获取男性身份的事实

意味着他对传统性别定义和界限的挑战。然而，

“社会决定着我们如何在具体的文化中依靠过往

的经历创造意义和建构秩序。我们无法避免再

现，我们只能尽量避免再现过程中观念的固化，避

０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Ｆｒｉｔｈ，Ｓｉｍｏｎ．“Ｍｕｓｉｃ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Ｅｄｓ．ＳｔｕａｒｔＨａｌｌ＆ＰａｕｌｄｕＧａｙ．Ｌｏｎｄｏｎ：Ｓａｇｅ，１９９６，ｐ．１０９．
Ｂｕｔｌｅｒ，Ｊｕｄｉｔｈ．ＧｅｎｄｅｒＴｒｏｕｂｌｅ：Ｆｅｍｉｎ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ｂ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９０，ｐ．７１．
Ｍｏｎｔｅｒｒｅｙ，Ｔｏｍáｓ．“ＡＳｃｏｔｔｉｓｈ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ｉｓ：ＪａｃｋｉｅＫａｙ’ｓＴｒｕｍｐｅｔ”．ＲｅｖｉｓｔａＣａｎａｒｉａｄｅＥｓｔｕｄｉｏｓＩｎｇｌｅｓｅ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０（４１）：１７２．
Ｊａｇｇｉ，Ｍａｙａ．“ＪａｃｋｉｅＫａｙｉｎ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ＭａｙａＪａｇｇｉＡｂｏｕｔＨｅｒＦｉｒｓｔＮｏｖｅｌ，Ｔｒｕｍｐｅｔ”．Ｗａｓａｆｉｒｉ，１９９９（２）：５４．
Ｊａｇｇｉ，Ｍａｙａ．“ＪａｃｋｉｅＫａｙｉｎ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ＭａｙａＪａｇｇｉＡｂｏｕｔＨｅｒＦｉｒｓｔＮｏｖｅｌ，Ｔｒｕｍｐｅｔ”．Ｗａｓａｆｉｒｉ，１９９９（２）：５５－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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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再现的滥用，或者尽量做到跨历史和跨文

化”①。穆迪想要完全逃避特定文化中的规约和

准则是无法实现的，他费尽心机而求得的男性身

份也仅是特定文化规约中的男性身份。他也由此

感觉自己深陷其中烦琐的过程，并且担心女扮男

装的秘密终究一日会被识破。最终音乐成为他唯

一的自由源泉，帮助他摆脱矛盾和冲突，他也在音

乐的旋律中想象着自己身份的无尽变化和无限可

能。他在沦为一无所有的境地的同时也抛弃掉社

会规约借以选择和判断他的标签，此时的他能够

消除掉长久郁积于心的焦虑，为自己求得无限可

能的化成身份。

（二）穆迪爵士乐身份的传承

穆迪以爵士乐为蓝本而构建的流动化成身份

对人对己都是意义非凡的，特别是对他的养子科

尔曼，科尔曼一度因为穆迪真实面目的暴露而产

生严重的身份危机。杰琪·凯也评价说，“相对

于乔斯生平的本身，我对乔斯周围的人对他生平

的回应更加感兴趣，一段人生会对其他人产生影

响”②。穆迪的身份对于他的养子科尔曼格外重

要，他在接受斯通斯以传记方式构建的穆迪的叙

事身份后也经历着严重的身份危机。他所处家庭

中有违人伦的事件严重影响到他的个性化身份，

他的真实感也荡然无存。与现实达成和解绝非易

事，其过程对这位年轻人来说是痛苦而漫长的。

他完全丧失掉对生命的诠释能力，甚至“无法判

断自己究竟是好看还是丑陋无比。镜子里面有两

个科尔曼·穆迪：过去那个戴着眼镜的男孩和现

在这个男人”③。虽然他仍然没有意识到，但是这

种支离破碎的身份实则是在帮助他理解他父亲的

奋斗和努力。他以这种自我否定和自我毁灭的方

式来理解这位冒牌父亲的身份构建过程。

穆迪身份构建的成功并非仅体现在他爵士乐

式身份的确立，更体现在他的养子科尔曼对这种

流动化成身份的接受和传承。穆迪的女性身体成

为科尔曼最大的困扰，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之间父

子情谊的割裂和家族谱系的断裂，科尔曼无法从

家庭中汲取身份构建的支撑。所幸穆迪在故事中

给科尔曼留下一封信，以此告诉他生命的意义和

身份的含义。穆迪也努力教会他如何根据自己所

希望的现在和未来而操控和掌握过去，如何以想

象的方式构建自己的家族谱系和身份。穆迪讲述

的故事成为科尔曼可以求助和依靠的多重身份文

本，后者也由此获得更多的自由和选择。

我的父亲总是告诉我，他和我在很

关键的方面紧密关联着。……他说，科

尔曼你可以创造自己的血统。创造出

来，然后追溯到过去。设计出你的家

谱———你到底是怎么了？你难道没有想

象力吗？……科尔曼你看，我可以给你

讲我父亲的故事。我可以说，他在２０世
纪初的一天从船上走下来，就说是一个

冬日。在寒冬的一天从遥远的黑色大陆

跋涉而来，船停靠在格林诺克。……或

者我可以说我的父亲是一个美国黑人，

因为种族隔离问题离开美国，千里迢迢

来到苏格兰并且遇到我的母亲。或者我

可以说我的父亲是一个士兵或者一个水

手，被部队或者海军派遣到此。或者我

可以说我的父亲来自加勒比的一个海

岛，岛屿的名字我无从知晓，因为我的母

亲没有记住，或者根本没想问。这些故

事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是真实的，科

尔曼④。

穆迪给科尔曼留下的书信意味着他也将自己

生命的拥有权交给他，“这很简单，这些都是我的

过去，这些是你的部分，你是我的未来。我会以一

种奇怪的方式成为你的儿子。你将会成为我的父

亲，决定是否讲述我的故事”⑤。这时候科尔曼成

为穆迪隐喻意义上的父亲和穆迪家族想象的谱系

的继承者，家族谱系需要他将记忆和想象加以整

合从而得以再现和传承。穆迪在信的最后也谈到

家庭谱系对身份构建的积极作用，然而穆迪的家

族谱系却是以收养为基础，以情感为纽带。

多年前想到你将要经历的种种就会

让我有大病一场的感觉。你会理解，或

者误解。你会拥有我，或者失去我。你

会恨我，或者爱我。你会改变我，或者珍

视我。你在以后的多年中会选择其一，

或者两者兼有。但是我将会走远，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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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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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你还记得坐在我肩膀上的情

景吗？记得坐在我的肩膀上，记得玩我

的小号。你记得和安格斯在那艘旧船上

钓鱼的事情吗？我当时真傻：记住你喜

欢的事情吧。我已经把所有事情都告诉

你了。我的父亲确实是从一艘船上下

来的①。

有关科尔曼血统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他的祖父

在假想的过去乘船来到苏格兰，他和他的后代需

要以这种模糊的信息作为构建自己身份的语境。

作为这种灵活多变的遗产的继承者，他们身份构

建的范围会更加广阔。穆迪希望科尔曼能够明白

这种抽象化和本质化过程中隐含的自由和可能

性，从而能够逃避霸权语篇的限制。同时祖辈、父

辈和孙辈之间的情感纽带也会成为身份构建的有

力支撑，以弥补他们之间血缘关系的缺失。故事

的最后部分也暗示出，科尔曼最终能够与穆迪家

族收养和想象的谱系达成谅解。他在读完穆迪信

里的故事后最终能够与他的家庭和他的妈妈达成

谅解，“她刚拐过弯，就在渔船停靠在水面处看到

他。他正向她走来，他走路的姿势是那么像他的

爸爸”②。这种接受意味着他最终能够摆脱斯通

斯传记的影响而接受穆迪作为他父亲的身份，这

既是斯通斯所构建的叙事认同的失败，也是穆迪

爵士乐身份和家族谱系构建的成功。

结语

《小号》这部作品可以视为作者杰琪·凯对

身份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故事中塑造出穆迪这个

充满矛盾和离经叛道的人物———一位多种族、跨

性别的流亡音乐家。穆迪作为出色的公众人物倍

受崇拜，同时也因为私生活的曝光而遭到鄙夷，两

者之间的对比被传记家斯通斯加以利用，并且通

过叙事认同的方式将穆迪界定为放荡堕落的性变

态者。斯通斯的出现象征着社会规约为那些超凡

脱俗的人生所设置的重重障碍，同时也在抨击

“２０世纪媒介文化的猖獗和泛滥”③，及其因为利
益关系而毫无节制地篡改和操纵他人生平的恶

行。斯通斯的设计以失败告终，这象征着她无法

将规范性的定义强加在音乐家的生命中，因为穆

迪利用他能够掌控的乐器谱写出他的人生篇章，

赋予他人生特有的含义。爵士乐的隐喻对理解

《小号》无可或缺。就像爵士乐演奏需要多种乐

器的相互混合和多种节奏的相互交融，生平的叙

述也是如此。生平叙述就是所追忆的生活和参与

其中的诸多生活之间相互联系的最终结果，身份

因此也是流动的过程和集合的结果。

Ｔｈｅ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Ｊａｚｚ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ｉｎＴｒｕｍｐｅｔ

ＷＡＮＧＨｕ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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